民国时期盛泽的丧葬
张贻宗

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中，盛泽镇的丧葬习俗，是值得一书的。民国之初，盛泽即有徐敏孙、李伯华、李佐荪、申辅臣、徐乐君、沈卯福等十余位帐房先生，凡某人家有丧事，就选择本家熟悉的帐房来主持经济帐目。在做相帮的几十人中，有一个称案目，他的主要责任是代表丧主办理一切殡殓事宜。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名叫陆金生的专司此职，后来陆金生病故，即有一个名叫阿六的接替，他对案目的业务也十分在行。案目除了报丧及办理殡殓仪式外，还是丧家的代理人。

当一个人在弥留奄奄一息时，附近消息灵通者就与该主家联系，承包他家死人的善后事宜。特别是死者不论患什么病，这个人的随身衣服都要打成包裹在一起焚化掉。当时大家都如法炮制，也说不清个什么道理，以后才知道，是一种家庭卫生灭菌防护措施，对家属和亲友都有裨益。死者断气以后，预约的几个人就帮助一起揩身、穿衣服等。这时，案目已经到西庙道士那里批书回来，有一张黄纸斜角贴在遗体旁边，凡是殡殓时那些生肖要回避，都写得明明白白。最无法理解的是，在这张批书上还清楚地写明这个死者就在当天当时某某地方轮回投胎出生，这个出生地肯定是偏僻而又陌生的，明明知道是骗人，也就没有人去追究当地是不是确有出生现象。

丧主确定开几朝丧后，便开出报丧单子，案目按照丧主开列名单进行报丧。报丧也分至亲和朋友，案目先到几家至亲去报丧，让他们来“上襄”。这时，家中已经把遗体安放好，并由一名家属专司哭泣。“上襄”也有讲究：最早的应该由出嫁的大女儿上“着肉襄”，就是用一块白布覆在遗体上，并用一只圆匾上面蒙上丝棉和红绿纸屑，外加白楮、锡箔等，大女儿“上襄”仪式隆重，泣不成声，听者无不动容。在“上襄”时要用一只圆匾蒙上丝棉、花纸等物，开始我们也未曾研究，后来与当地中医简伯龙、徐省三等医士商谈，结论是这只圆匾是给肺病死者套在面孔上的，也属于灭菌安全措施，以后相仿为习，死者都要套一只圆匾。

大女儿上襄完毕，便由其他亲戚上襄，这时有些知己朋友都要来探望，并对丧家致以慰问，称为“探丧”。这时丧主即立一本先考××府君或先妣××太夫人大事记，来“上襄”或“探丧”者均要登记在内，以备查考。

决定小殓日期，大抵为第三天，主要是有的死者没有寿材，新漆棺材要等干。小殓除按批书上写明有多少人要忌（有服不忌），还要选定用全白还是半白，这是与整个丧事开销密切相关的大事，就是指遗体周围，用全部石灰包好铺垫，还是一半用石灰铺垫。在小殓时，遗体上除原来着好的寿衣外，还需要穿一件衾，衾的颜色是大红的，绸缎面子上刺绣彩色花（普通人家可免）。小殓时，长子捧头，次子（或女、孙儿）捧脚，抿盖已毕，钉上子孙钉，举家号哭。凡至亲好友都来吊孝，统称送殓。

遗体摆在中堂时，日夜必须有和尚、道士、尼姑来做佛事。以五朝丧为例，最基本三堂普佛，一堂焰口，其他花色加以拼凑，譬如大阎王忏需要三天时间，放焰口也有讲究，第一夜女婿家送来称为挂线焰口，将一根线插入遗体，意为“着肉”。出殡前夜，请带发修行的念佛老太到灵前念佛，称为后发。盛泽镇几十年中，开丧者大抵为五朝大殓，五朝领帖，七朝大殓，七朝领帖，三朝丧偷偷拿出去不举行仪式者亦有之。其最阔气者有数家举行九朝领帖，我在几十年中，只看到过两次九朝丧：一是次是钮颂清先生之丧，钮先生原是前清秀才，一九一三年特聘担任第一任绸业小学校长，因子侄辈中多人供职于南京，钮先生德高望重，名闻乡里，子女为表彰他的千秋功德，决定为钮先生开九朝丧。他的待司丧酒办了十多桌，盛泽帐房先生一律请到。当时，李佐荪之胞弟佐良，正跟随其兄学坐帐房，待司丧酒当天也应邀参加，目前在盛泽健在者恐怕只有李佐良一人了。钮先生开丧仪仗十分隆重，有东庙、西庙、培元公所三处路祭，以姓氏矗灯领头，紧接是鼎马、军乐队、四个开路神，其后伞旗、硬牌、铭旌、遗像亭、主轿中供木主，三班丝竹国乐和僧道穿插其中，其次挽旗、挽牌、挽联、祭文、花圈，最后是棺木和功布。功布内有三十余人手执雪柳，以表哀思。女客送丧白轿子四十余顶，是盛泽镇上所独有。在棺材抬出大门时，早就准备在门口的一只甏及时掼碎。送丧回来时，大门口准备好三灯火旺，每人沿灯火绕三周，以表安全。

还有一位就是丁明甫先生之祖母，丁趾祥之母，她老人家八十一岁高龄，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死时正值盛泽丁人和绸庄全盛时期，老太夫人本属寿丧，丁明甫先生孝思不匮，决定开九朝丧表彰太夫人的名节。但是，盛泽乡俗凡那一家老人活到八十一岁而终的，这人家的子孙后辈要做叫化子，丁明甫为规避这种传说。就在其母出殡之日，清早就孝服提篮扶杖，装做乞丐的样子，蹲在龄家桥南堍，丁家的亲戚者把烧好的饭菜，送给丁明甫。丁先生坐在桥石上，边吃边哭，观者十分感动。

丁家的丧事，办得也很周到，在十来桌待司丧酒中，连一般可请可不请的人都被邀入席。当时在丁家吃过待司丧酒的，现健在盛泽的已很少听闻。据我所知，盛泽许缀石先生，他当时在丝行学徒，年仅十六七岁，他的业师与丁家友善，就带许先生同往丁家吃待司丧酒。许先生今年已八十二岁高龄，讲起此事，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丁家出殡时，大部分与钮颂清先生差不多，就是那块功布要小得多，白轿子也没有钮家多。

关于七里拜忏，要算周德华的祖母黄太夫人最多。她离世时，老伴周润身还健在，为了表彰她为人正直遇事忍让，故为她拜忏四十九天，为其他人家所无。

神回俗称接眚，按西庙道士规定日期举行，时间一般都在晚上，客堂里供佛马十余位，最中间的面孔青紫色的即眚神。神回之日，全家子孙身穿孝服跟随道士手捧魂幡竹，口称死者称谓从大门前接进内室，到死者临终的床位上，在这床位上安放死者生前的衣服鞋帽，在大门进来时，凡有扶梯或门槛均要停下祭奠，子孙都抖动魂幡竹，口中念念有词，以表迎接死者的神魂归家。

对于做七，要看这家人家至亲多否？如有三到五个至亲，那么应该排列次序来做七。不过，其中六七大家不愿做，据说做了六七要一落千丈，只有由族中孤孀或丧主自做。五七是要上亭子的，必须由长女来做，别人不会去抢的。

越过二十七个月，称为服阕期。当家和尚、西庙道士早就要向主家打听何时除灵，择好吉日，通知亲友，亲属拜祭，有孝服者按次脱孝。富裕人家备仪仗茶，送死者神位进入祖祠，有的请官场名流在神位上点主，仪式也特别隆重。

安葬并无定时。在民国期间，盛泽有徽宁会馆、山西会馆、宁绍会馆等，棺木可以停在会馆里。有的择地安葬，但择地需要通过盛泽堪舆杨子珍。他经过多次相验，认为这块地方风水好，与全家子孙都无冲碰才定下来，杨子珍病故后，由其子杨凤来承接父业。直至新中国成立，各家会馆里尚有不少棺木未安窀穸，陆续由丧主领回安葬。六十年代初，政府提倡火化，至“文化大革命”，镇乡普遍施行火化，八十年代，念佛伴灵，焚化纸钱，逢七祭奠者渐多。但丧期一般都以三朝丧，出殡之日，至亲及有孝服者用汽车送灵至平望火化。

